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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产业是一种包含多种要素的经济文化活动。它既是经济现象，也是

文化现象。因此，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非经济因素的角度去研究文化产业的意义和

内涵，可以提供理解文化产业的新思路。本文以四川凉山彝族漆器为例，分析少数民

族文化产业中蕴含的文化与象征符号、消费与文化的再生产、文化生产方式及其现代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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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经济与文化的结合产物，文化产业是当代社会的朝阳产业，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其

现实意义至关重大。文化产业有着其独特的生命形态和创造力，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

存在于在当下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并且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生态结构以及文

化面貌。研究文化产业，就有必要考量其蕴含的各种要素。文化产业是一种包含经济、文化、

社会、政治等要素的经济文化活动，并且深深嵌入于人类社会之中，因此其机制十分复杂。文

化产业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从其经济层面来说，其产业性特点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和调整传统经济结构来说有重要意义。目前基于经济视角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数量庞大，固

然这是十分必要而且有重要学术价值。然而从文化层面来说，文化产业所蕴含的文化属性、民

族属性、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同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文化是民族乃至国家的灵魂，因此从文

化人类学的视角下，以其非经济因素角度去考量文化产业、分析其意义和内涵，就会给我们理

解和研究文化产业提供重要的新的视角。本文将以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为分析对象，以四川凉山

彝族漆器为例，从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中具有内生互动性入手，分

析其文化建构和现代意义。

一、作为文化符号的彝族漆器：象征与建构

凉山彝族的传统漆器手工艺在中国少数民族漆艺文化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2008 年 6 月

，“彝族漆器髹饰技艺”被纳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漆器广泛应用于凉山彝族人的

日常生活之中，也是他们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漆器和制造、外观、用途和行成与葬族



人的生活习俗、文化心理、宗教信仰、地缘因素等密切相关。

《彝族史稿》中记载了彝族最初发源于我国西北部，后南迁到四川凉山地区。凉山的地理

环境多为山地，因此彝族的祖先为适应游牧生活，需要大量使用不易破碎的漆器作为生活及生

产用具。通过就地取材，用动物及其他野兽的皮、角、蹄等作为漆器的胎质，制成各种生活中

所需要的餐具、酒具、兵器、法具、马器、毕摩等 20 余种-彝族漆器选材严格，造型朴素大方

，样式繁多。图案和造型的设计蕴含着彝族文化，融合了长期以来彝族人民的生活方式与崇仰

意识，从漆器可以找寻到丰富的彝人生命体验和情感表达的符号，比如“三色崇尚”和“图腾

崇拜”。彝族漆器色彩有红、黑、黄三色，带有强烈的民族风格。漆器一般以黑色为底，再彩

绘红、黄两色，彝人喜爱红色，它象征勇敢、热情，黑色表示尊贵、庄重；黄色代表美丽、光

明。而在造型上，这些漆器直接取材于动物，比如野猪蹄杯、牛角杯、鹰爪杯和雁爪杯等等，

古朴自然，栩栩如生，充满了原始的力量。这些动物为彝人所敬畏，借用它们的角、爪做酒杯

，是彰显自身力量与身份的一种表达，体现了图腾崇拜的内涵。从文献记载中，我们也可以找

到彝族人关于图腾崇拜的证据：彝族史诗《勒俄特衣》有“雪源十二支”，分别为蛙、蛇、鹰

、熊、猴、人、茅草、柏杨树、杉树、水劲草、水灯草、勒洪藤前六者为动物，后六者为植物

，应该是图腾标记。在葬族人的信仰系统中，神灵是无时无处不在的，因此日月星辰、山川水

火、天地生灵都可以被崇拜。其中，以对虎的崇拜最具代表性。虎在彝语中被称为“罗”，而

葬族人自称“罗罗”，意为虎的子孙。而彝族的“巫术说”更是认为彝族人是由虎变化而来，

因此他们死后，经过火葬，灵魂就会还原成为虎的形态。因此在彝族文化中，虎的图_还有护

佑的含义。

彝族漆器是彝族传统的生活用品，也是极富特色的工艺品，距今约有 1600 年历史。阿火

且且是彝族漆器的鼻祖，在彝族众多的诗歌、史书和经书等艺术作品之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载

。在这些作品中，阿火且且与格莫阿尔、支格阿龙、普莫尼衣等远古神话人物相提并论，由此

可见漆器的久远历史以及它在彝族文化中的卓越地位。红、黄、黑三色的彩绘漆器在彝族传统

文化中独树一帜，这些造型古朴却又精美的艺术作品，构成了彝族器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浓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成为藏羌彝文化走廊中璀璨的明珠之一。因此，

葬族漆器是彝族人民生活实践的展现，并作为一种文化和艺术形态在该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建

构起来，它既是彝族人重要的生活工具与生活方式，更是彝族情感交流的媒介和凝聚的象征。

作为文化系统下的有机体，彝族漆器不仅仅是具有实用功能的用具，同时它们成为工艺品，成

为代表彝族的符号，其传递和代表的符号、价值、意义以及社会规范等内容显示了文化产业其

实质与社会生活休戚相关。

漆器逐渐成为凉山彝族最直观和显性的文化特点和象征符号，这是多方合力的结果。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扬的力度。进人本世纪后，非

物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日益被发现、被重视

，同时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弘扬。凉山彝族地区.同样存在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重视、保护

传统文化的力量。彝族漆器从中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与当地文化自觉意识不断高涨中受益，相



继成为省级和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象征意义和符号功能进一步被建构、展现。政府主

导的文化保护有意识的在多方面、多层次展开，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政府注意到让彝族文化

的特点在各个方面有意识的被彰显，彝族文化的符号在凉山地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随着对外

联系和交往不断深化，汉族和其他民族对于彝族的印象和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而漆器

作为有着重要冲击力和代表性的彝族文化符号不断彰显，从而从事实上参与了外部世界对彝族

观念的形塑过程。用局部的符号指代整体是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常见做法，比如中国的国名来源

于瓷器就是这个过程的生动体现，同样，与外部世界交流和互动时，作为直观符号，漆器在对

于彝族的代表在互动中不断清晰，不断被塑造，不断被默认和接受，从某种意义上，漆器正在

形成彝族对内自我认同和区分对外民族的标识。

凉山州喜德县被称为“彝族漆器之乡”，凉山的彝族漆器工艺能够形成统一流程、不断得

到发展壮大当属喜德县。喜德在彝语中被称为“夕夺达拉”，意为制造铠甲的地方，然而其实

是彝族漆器的发源地。进人喜德县的时候，从沿途房屋墙壁上的艳丽而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情的

绘饰就可以看出这里的与众不同。县城内包括县政府、学校、民族文化中心等很多单位的墙壁

上均有漆器图案，餐厅、酒店里可以发现更多漆器元素和图案。漆器图案在文化活动中也十分

常见，彝族火把节开幕式的舞台背景就包含着的大量漆器元素，2013 年，成都举办第四届国

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凉山州展馆的门口，也摆放了有浓厚彝族文化特色的漆器造型。在大

力倡导开发、挖掘、整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的今天，彝族漆器文化在喜德越来越成为一道亮丽

风景线，喜德县委、政府也高度重视这一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 T 作，已经

挖掘、整理了喜德彝族漆器世家史料《凉山彝族吉伍丁.艺世家》，保存了古代铠甲、民间制

作刀具等实物，有了可供传承的民族民间文化成果，并对彝族民间艺术作了进一步的有效抢救

、整理、保护、发掘、研究和传承工作。喜德县是仅次于西昌的漆器生产和销售市场，一共有

13 家漆器生产销售的店铺。在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作以及制作漆器原材料越来越少的今天

，彝族漆器的使用价值和旅游价值越来越显得弥足珍贵。作为凉山州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项目

，彝族漆器发展虽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冲击，也面临

非常艰难的问题和困境。比如如何在彝族漆器产业的发展中，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创新与传

承并举，不断壮大规模、提高品质？如何壮大彝族漆器研发队伍、建立和完善完整的传承人培

养机制？喜德县政府扶持成立的彝族漆器经济公司是否可以担负这样的责任？'当地政府的思

路是要加大宣传和传媒力度，将#族漆器的发展与旅游文化挂钩，将彝族漆器作成一个旅游品

牌，不仅要使彝族漆器制品成为彝族地区旅游的首要旅游纪念品和 T.艺品，更需要将彝族漆

器制作流程本身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旅游项目，在喜德县进一步打造漆器园区，并结合当地的

民族风情，打造成品牌的旅游景点，吸引游客。

二、文化产业中的彝族漆器：消费与文化的再生产

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下，在政策引导和当地文化自觉的影响下，彝族漆器的消费渠道和

消费者群体进一步发生变化。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的缩影，作为传统社会习俗的漆器消

费和使用与以前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漆器一开始是作为生活用品而存在的，由于现代工业产品



的冲击，漆器的实用功能被取代，但随着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漆器由于其观赏价值和鲜

明特色在工艺品市场上大受欢迎，其相关产品远销海内外。目前，彝族漆器的消费群体主要有

凉山彝族、彝族餐馆、本地及外地的汉族游客、外国游客、文化研究专家等。

凉山彝族的消费者包含了各个群体，他们主要消费漆器的餐具和酒具。在实际购买中，彝

族消费者是漆器消费群体最“专业”的，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一定程度上懂得各种色差和图案的

意义，也能分辨不同的制作工艺和制作材料：他们对于材料的选取更加严谨、细致，并且会从

长久使用的角度考虑。购买这些餐具和酒具，除了彝族消费者自己使用以外，还有的是用来待

客一般是招待汉族和外地客人。笔者同喜德县中一些彝族人交流，得知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购买

漆器其实不一定是自己每天使用（笔者有彝族朋友在喜德县政府部门上班，每天带的饭盒也是

现代工业化的成果——混合材料制成的多用碗），但是他们购买一定数量的漆器餐具会在招待

汉族朋友时被频繁使用。笔者到喜德一个彝族朋友家里做客，注意到他将漆器从碗柜中拿出来

，认真烫洗，原来他也有一段时间没有使用过这些漆器餐具，然后由于我这个汉族客人的到来

，他一定坚持要用漆器餐具请我吃彝族风味的砣砣鸡等彝族风味 3 在整个准备的过程中，彝族

朋友向我介绍了很多漆器的知识以及一些图案的传说，通过吃饭这个仪礼性的行为，完成了他

对于自我钸族身份的彰显和强化。而他自己和家人平常使用的餐具也是常见的汉族人使用的瓷

器为主，但对于客人却坚持让客人使用漆器餐具。通过“客人使用”、“对外使用”，完成了

漆器餐具对于彝族民族身份不可或缺的认同构成。

其次的消费群体是彝族餐馆。随着州府西昌在四川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以及火

把节文化旅游的日益火爆，彝族风味的餐厅在全凉山州都不断增加。不仅在凉山州，甚至成都

市的彝族餐厅也逐渐增加，比如位于成都繁华地段的川边野情彝族餐馆、锦江区的彝族饭店、

江安中路的大凉山彝家风味等。而在西昌市内，彝族餐馆更是多达几十家。除了卖彝族食品之

外，这些餐馆更是采用了浓郁彝族特色的装修风格，包括桌椅、餐具和装饰品等等。尤其是餐

具，因其标志性被广泛使用。有报道称这些餐馆中的漆器化学含量重，有的甚至不是彝族人自

己食用会选用的“土漆漆”，而是化学漆，但是作为文化符号，这些餐具仍然是标志性的物品

。

接下来的消费群体是本地及外地的汉族游客、外国客人以及一部分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

对于汉族游客来说，尤其是外省汉族游客来说，彝族文化是很陌生的，有强烈的神秘感。而彝

族漆器正好将彝族文化的特征和内涵栩栩如生的展现出来。在这种展现和汉族客人的购买过程

中，漆器再次完成了其作为葬族文化符号和特征来强化汉人印象以及区分汉人和彝人的功能。

彝族漆器的丰富和多彩，让汉族游客短时间内就可以领略到与汉族文化差异很大的彝族文化，

因此汉族游客不少人会在旅游中或结束之际购买一些漆器产品带回家乡，或拍照在微信朋友圈

上以及微博上展示，以标识自己曾接触过彝文化，漆器在消费过程中被建构为外部汉人与当地

彝族互动的文化媒介。汉族游客买回漆器后，主要都不会实际使用，而仅是作为观赏品，或摆

放，或崤送。汉族游客中有人对彝族漆器高度评价，但也有人反应一般，但无论如何，彝族漆

器作为文化符号都较深人的嵌人到汉族对于彝族的认识和理解之中。外国客人来彝族地区旅游



的人次逐年递增，不少外国游客对于彝族漆器感到惊奇，也许是由于文化距离更加遥远，彝族

漆器的图腾和神秘感显然对外国客人有着更深的吸引力，漆器所蕴含的文化符号特征对于外国

游客的视觉冲击似乎更为强烈。笔者在喜德县遇到过来自云南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其中有一位

已经购买漆器很多次，他们之中有把漆器作为研究彝族艺术品的 T.具，也有把其作为研究和

观察彝族社会的窗口。

总体看来，葬族漆器达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同时也有各自的地域特色。近些

年来，彝族漆器不断改进传统工艺，不仅开发出了新的造型和色彩纹饰，同时也形成了新的产

业链条。在大小凉山地区，漆器制造从家庭作坊转化成为规模性的工业生产，消费市场也由本

族内部逐步拓展到了国内乃至海外市场。以礼品和工艺品为主的漆器消费，也使得漆器的功能

从实用性转变为符号性，更加突出了其文化意味。

三、文化产业与彝族漆器的现代意义：展现与功能

曾经鲜为人知的彝族漆器，在文化产业的脉络下，不断进入彝族之外的世界，在经济、社

会与文化方面都具有深刻的现代意义。

首先，作为一种产业，彝族漆器为当地带了一定的经济收人，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

。作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经济功能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功能，并带动其

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彝族漆器的产业化为当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动力和支持。漆器工厂

的建立、喜德的一些漆匠靠生产漆器获得较好的经济收入，从而为就业市场开辟了新的空间，

增加了就业率。比如喜德县政府扶持下的犇驰彝族漆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5 月，占地面

积约 5000 平方米，注册资本 200 万。公司自成立即以传承彝族漆器传统文化为根本使命，以

“传承我创意（Inheritance&Creation)”为口号，将传统与现代生活及审美需求有机结合，

着力打造为集葬族漆器及相关工艺美术品的研发、生产、展示和工业观光旅游、教学实训、传

承保护和文化研究等功能为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力求成为一流的彝族漆艺文化产业基地。犇

驰漆器在对传统材料和工艺进行深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目前已开发出大摆件系列、高

档酒具和餐具系列、手镯系列、花瓶系列、挂盘及迷你旅游纪念品等产品。另外，来自于四川

美院、川音美院、阳江漆艺大师、西昌学院等漆艺和工艺美术方面的专家教授为其提供专家团

意见和指导，其产品已代表喜德县参加了 2012 年西博会和凉山州 60 周年庆。该项目投资预算

总额约为 2800 万元，资金筹集来源包括企业自筹资金、固定资产租赁形式、财政贴息贷款、

政府扶持启动资金等同时该项目带来的社会效益也是巨大的：该产业园区可解决 100 人左右当

地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起到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成为传承保护、宣传推广非

遗及彝族文化的坚实平台；成为民族工艺美术品产业化的示范基地及文化产业与种植业、制造

业、旅游业有机结合的示范点。

其次，作为文化产业的彝族漆器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它的发展和壮大极大地坚定了彝人

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促进了彝族文化的稳固。传统的彝族社区仍然沿袭传统的农耕生产



方式，在外来文化和经济冲击的现代语境下，不少彝族村落陷入贫困，传统模式的发展已经遭

遇瓶颈。不少年轻人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失去兴趣，不再穿民族服装，也不再讲民族语言，

民族传统文化进一步在经济社会中失落，其展现方式越来越仅仅体现在“表演”层面之上，文

化之根越来越远离。而漆器的发展和产业化，激活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主流社会对于民族传

统文化的关注使得彝人有意识的保护自己的文化。在文化产业的游戏规则下，葬人通过彝族漆

器向外部社会递出了一张引人注目的文化名片，宣告了彝人在现代意义语境之下的文化主张和

文化独特性的平等诉求。由于客观发展的不平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框架中，中心国家（民

族）、半边缘国家（民族）以及边缘国家（民族）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的确是实际存在，边缘

社区总是处于哑然的状态，然而通过彝族漆器在文化产业中的崭露头角，彝族话语在被主流社

会消费的同时得到了展现，其蕴含的民族精神理念和实践逐渐被外部所知，在文化多样化的世

界实践中被认知到时彝族文化自觉的一种文化生产方式，它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做出了其应有

的贡献。^

四、思考

原本是生活用品的彝族漆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人发展以及国家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

扬，逐渐成为彝族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符号之一，彰显了彝族对于自身文化的自觉。文化产业的

发展会给少数民族文化带来巨大影响，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带动作用，这一

作用在国家实施文化产业战略后日益凸显。就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来看，少数民族文化迎来了

重大的发展机遇。但民族文化产业是把双刃剑，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原本文

化生态的破坏。产业发展促进民族文化创新，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缺失，正如普拉特纳所指出

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可以从纯经济因素进行分析。但这也就意味着对相关联的非经济因

素的忽视。”从文化保护的角度看，少数民族文化在汉化、国际化双重挑战下，其本身就比较

脆弱和原始质朴的存在方式日渐模糊，其文化蕴含的少数民族要素相对处于“少数”或“边缘

”，其文化内核比较脆弱，文化基因比较“弱势”，非常容易被汉文化、西方文化所解构，或

仅仅成为停留于表面的、猎奇体验层次的线索性文明——因为在汉文化及西方文化的视野里，

少数民族的文化本身就被习惯性地标签为“落后的”、“稀奇的”、“神秘的”、“未开化的

”等定义，而前者却一直在塑造者国内乃至国际上的文化“标准”，因此如何在开发和将少数

民族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保持足够的批判性和警惕，如何防止少数民族文化在开发和市场化的

过程中反而大量流失其固有本质元素，避免其越开发越流失，越市场越同质化乃至最后成为不

伦不类的仿佛“西式中餐”那样的组合，显得非常重要，因为这种结构性的失衡不仅对于少数

民族文化是巨大的损害，同样从长远来讲，也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甚至会更加剧人类

社会单一化、同质化的发展倾向，使得多种文化不断像其他地球上的物种一样消失，让人类社

会充满终极遗憾。

当然，少数民族文化的流变性也是需要重视的，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历史规律。

少数民族文化同样会有自身的变异、演化和发展。一味的封闭式的复古不是保护的目的，同时

还可能会影响其健康的传承和发展。如果发展停滞，文化的流变性成为死水，那么该文化的生



命力也会消逝，从而保护也失去了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可以促进

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使其具备足够的“免疫力”和旺盛的竞争力与生命力，扩大其影响力和

号召力，被更多的人理解，甚至可以与其他文化良性互动，互相影响，而不再只是猎奇平台上

的被观赏的奇闻异事，从而真正的达到可持续、可发展、可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比如葬

族漆器，彝族文化在先之后才有产业。忽略了其作为精神价值产品的特殊性的文化产业将会文

化产品的内在审美、承载意义上表达不完整。彝族漆器中所蕴含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提高和

凸显其作为商品的外在价值和意义。总之，在产业大潮中，民族特色文化最终会走向哪里，如

何在创新和传承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实现民族地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恐怕是所有民族文化产

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资本已经全面渗透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之中，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能否在组成文化产品内核的同时与商业资本和平共处、互利互惠，将会比纯粹计算文化产品通

过市场去获利多少而更具重大意义。因此，在民族平等政治符号意义和多元化世界文化被广泛

呼吁、人类文化多样性被作为事实而广泛承认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化对其自身在全球化背景之

下的文化产业之中的发展所寄予的厚望，除了经济价值的在消费主义层面的实现之外，不论在

理论层面抑或实践层面，都有着更深层次的价值呼唤。


